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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故事

回到老家，无

意中在一旧抽屉里

见到一架算盘，身

上沾满了厚厚的一

层灰，黑乎乎的放

在那里，可能很久

也无人动过了，显

得几多冰凉。

忽一日，在铁

匠街上闲逛时，无

意中又在一小摊上

见到一架仿古色的

微型小算盘，它非

常 精 制 ， 较 有 特

色，一时间引起了

本人的观赏兴趣。

拿 到 手 上 细

看 ， 算 盘 共 十 三

档，一档上下七颗

珠子，虽仅三个手

掌大小，可全系黄

铜 铸 就 ， 小 巧 玲

珑，金光闪闪，很

是 夺 目 。 当 时 就

想，制作者如此用

心良苦，定是别有

一番用意的。

20 世 纪 60 年

代初，我曾当过生

产队的记分员和会计。那时便是用算

盘作运算工具，为全生产队的近 30 户

人家的生产和分配算过不少的账；参

加税务工作后，又常用算盘做计算，

故对算盘有一段特殊感情，见到后总

爱不释手。

不仅是我自己，老伴又因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供销社门市部做过营业

员，后调县科委做财会工作，同样与

算盘打过 20 多年的交道。这样，老两

口都与算盘结缘久远，情有独钟。

所以，当一见到这一精制的仿古

品，我一时间更是思绪难抑，心中一

喜，随即就出高价把这架算盘当成宝

贝，买了下来。

回 到 家 中 ， 拿 着 算 盘 ， 认 真 观

摸，反复回想，可谓睹物思情，感慨

万千。

算 盘 ， 由 筹 算 演 变 而 来 ， 历 史

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先进的运

算工具之一。据有关古算书中记载，

其名称始见于明代吴敬撰写的 《九章

详注比类算法大全》 一书中。约在明

初逐渐流行，因其简单易学，运算方

便，不仅通行我国，还流传于东亚各

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生产、

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对它不仅公家在

用，私人也在用。

为了用好算盘，搞好财经工作，

各级财务部门都极为重视算盘的筹算

和运用。记得 70 年代中期，本人不经

意间在一份刊物上突然见到一幅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打算盘的

照片，很是感人。

据有关资料介绍，陈云主管财经

工作时，总是要求大家“要有掌柜”

态度，当家的态度；要学会算账，“要

会打算盘”，因“不会打算盘生意就做

不好”。

在 陈 云 看 来 ， 会 打 算 盘 ， 会 算

账，是财经工作人员必备的基本功和

真本领。然而，对于财经工作的领导

者而言，光会算账，会打算盘还不

够，还要学会“大算盘”。所谓“大算

盘”，就是“要善于谋大局，谋大事，

善于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善于抓住

问题的要害和症结，善于驾驭复杂的

形势和局面”。

在如何巧妙地运用打算盘，指导

好全国的财经工作上，这张照片在当

时影响可谓不小。

那是有一天，他和夫人于若木在

杭州西湖散步，这时，远处传来一阵

清脆的算盘声，原来是公园茶室的女

服务员在结算茶水账。正在静思中的

陈云，忽然眼睛亮，径直走进茶室，

主动要求替服务员打算盘。只见他手

起珠落，操作流利，噼噼啪啪，不一

会儿就把账给结清了。服务员见状

后，既惊奇又感动。陈云同志这一打

算盘的情景被随同的摄影记者拍了下

来。

1981 年初，全国政协副主席，著

名社会活动家赵朴初看到这张照片后

非常感慨，当即就以“陈云打算盘喜

题”道：

唯实是求，珠落还起。

加减乘除，反复对比。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老谋深算，国之所倚。

这首诗用来形容陈云同志真是非

常贴切。正因为他既“能干”又“稳

当”，“每临大事有静气”，才能够“运

筹帷幄，决胜千里”；正因为其善于

“打大算盘”“老谋深算”，才能成为

“国之所倚”。

陈云打算盘的这幅照片，曾几何

时，不知潜移默化地鼓舞了不少财经

工作者，本人更是受益匪浅。

我能从生产队的财会人员起，先

后经历了税务工作、财政工作，再后

来成了一名分管经济工作的干部，仔

细一想，这与会打算盘、会算账不无

关系。

一生中，会打算盘，这也算懂一

种技能，得一段幸福。

时代发展，进入到微机时代，大

多数人就把算盘运算忘得一干二净，

算盘也被束之高阁。当反复观赏这架

仿古色微型小算盘时，我在想，进入

现代化，算盘的功能被电脑完全取代

了，手提一部电脑，或怀揣一部手

机，天下的大事小事，大数据、小数

字全都给解决了，昔时再好的宝贝还

用得着吗？

回 想 之 余 ， 灵 感 即 至 ， 激 情 顿

生，一时之间，又怀得了“见算盘即

兴”一首：

算盘运算已千年，加减乘除系此间。

拨上拨下连浩宇，累出累进记端元。

一桥连贯通天数，七子轮回无底单。

商贾输赢依报晓，经营成败靠其援。

物流结账尤精妙，贸易成交可似仙。

记录人间千载苦，算出世上万番甜。

自从电脑频出世，冷落深山撂半边。

新事物总是要不断取代旧事物，

这是事物发展、社会进步的法则。可

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曾经使用过的工

具，尽管是一架小小的算盘，它曾经

也为社会做出过一定的贡献。

收藏过时了的一些物件，不仅可

以把玩凑趣，必要时还可为后人对过

往历史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20 世纪末，为了工作需要，我有

幸陪同省直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赴

英国进行过对动植物的保护、历史物

件的收藏和永续利用做过一次专门的

考察，感受颇多。

走进大英博物馆的一个分馆，得

知专门收集陈列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时

期人类用植物做的各种家用工具，一

共两万多件，有不少似曾相识又稀奇

古怪的东西，如有一件家用切菜的菜

板，直径就有两米多宽，三分米厚，

采用这么粗的原木做家用工具，实在

使人不可思议。

有些小木碗、小木勺也被收藏在

这里。存放这些过时的家具，究竟有

多大意义呢？据这个馆专家介绍的意

思：人类是与各种植物和物件相依为

命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的物种物

件将会取代旧的物种物件，有许多人

类用植物做成的用具，已经很快绝迹

了，如不加以收藏，今后人们就无法

见到也无法理解。一件小小的家用工

具，可以证明一个时期的历史，证明

一个时代的文明，因此，应该珍惜。

听了一番介绍，才知这是一个远

大的设想，一个有意义的举措。它给

人们的启示是，随着历史的变化和社

会的进步，其意义将会越来越大。

这架微型仿古算盘，相信到手上

后，不会有违本人收藏的初衷。因曾

几何时，人们的记账运算，失败成

功，酸辣苦甜，喜怒哀乐，都系于这

一盘之间，何不慢慢地品味？

算
盘
情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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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节故事”专栏，讲述毕节好故事、传递毕节好声音。

我们希望以“小切口、微视觉”反映“大时代背景”的方式写作，我们

希望以“大众写作、人人讲述”的方式来呈现“毕节故事”。

可以写写一个关于创业的故事，一个关于爱与关怀的故事；可以写写一

个令人敬佩的身边人，一抹洗亮眼睛的风景，一段刻骨铭心的心路历程；可

以写写眼里喜人的变化、心中感动的涟漪；可以写写千年生息发展宏大历史

中被遗落的一个片段，也可以写写日常不起眼生活中的一瞬亮光。这些，都

是“毕节故事”。

不断挑战自我、拼搏奋进的励志故事，毕节人在外地奋斗的拼搏篇章，

外地人的毕节“第二故乡情怀”，毕节与泰州，毕节与广州，毕节与深圳，毕

节与川渝，毕节与周边，我们的故事就是大家的故事，就是毕节故事，就是

贵州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敬请关注“毕节故事”，并欢迎您投稿。

投稿邮箱：BJRBbjgs@163.com

“毕节故事”向您征稿

离开故乡四十余年，许多人事物逐

渐淡忘，却对那条小河情有独钟。因为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曾在这河边欢快度

过，美好的回忆不绝如缕。

故乡位于金沙县乡下，离城 10 公

里。迤逦的峰峦如大树根般伸向四面八

方，吮吸着来自地脉的营养。春夏秋三

季，是故乡的黄金时段，那些斑斓色

彩，油画般地浮现于脑海中。

我的家坐落于青山绿水之间，那栋

百年老屋，饱经风雨，墙的下半部分早

已被雨水咬得坑坑洼洼，斑驳陆离。屋

后先是崎岖山路，后来变成小水泥路，

像一棵大树的树干直通山顶，然后又分

枝到每一户农家。百年老屋群山环抱，

四周林木蓊郁，清溪从侧面山涧流向门

前稻田，那淙淙声宛如美妙的音乐日夜

奏响。清晨，太阳还未露脸，山峦树木

房屋早已云雾缭绕。小鸟们叽叽喳喳，

群歌不断；抑或几位独唱者，歌喉清

脆，婉转动人。小时候，不觉得这山这

水这雾这鸟有何稀奇，等到在城市中工

作几十年，身心俱疲，偶尔回到老家，

这些东西便十分养眼养耳养心，弥足珍

贵。

老屋前面不远处是一条蜿蜒的小

河。河不宽，也不深，最宽处大约四五

米，窄处两米；最深处也不到两米。河

道深深浅浅，随水的流动自然弯曲。河

岸边是宽阔狭长的稻田，端午时节，岸

上绿草如茵，打几个滚，聊天，坐上半

晌，呼吸青草和稻田的混合香味，流连

忘返。顺着河岸走，时见杨柳依依或绿

竹丛丛。夏日傍晚，夕阳照在缓缓流淌

的小河上，闪耀着金色光芒，水面上偶

尔会游来鸭群，将这金色的明镜似的河

面划分为两块，形成道道弧形涟漪。

童年岁月，每一个农家孩子都少不

了放牛割草，我也如此。记忆中，从六

七岁开始我便成了牛的好朋友。这头公

水牛大概四五岁，牛角弯曲得像张弓，

眼睛如酒杯大，屁股肥而圆。脾气也

好，听话。宽阔的背上牛毛密布，骑上

去软软的，一会儿便感到它的体温和我

的体温相交融，暖暖的，柔到心里去

了。夏日黄昏，天气依旧酷热，牧童们

三三两两，从各家牵出心爱的牛儿，一

起去小河边享受欢乐的时光。大大小小

四五头牛便陆续进入河中，我们几个也

趁河边没有女孩，光着屁股悄悄钻入河

里嬉戏，欢笑声不绝于耳，回荡在河两

岸。直到太阳完全落山，夜幕降临，蚊

虫也在黑夜中频繁出动叮咬人畜，我们

便赶着牛儿，或啸或歌悠然回到家中。

小河边钓鱼，是童年的一大快事。

这条河虽浅窄，鱼儿可不少。四十多年

前最多的是鲫鱼、麻鱼，其次是鲤鱼和

花鱼 （现在又增加了甲鱼、黄辣丁和小

龙虾）。小学高年级和初二，我在外地

寄学，钓鱼成了梦寐以求的事。从门前

金竹林中选择一根长短大小合适，身材

细瘦的竹子砍下，去掉枝叶，拴上鱼

线，系上鱼钩，挖出蚯蚓，到岸边选一

处幽静地方静待鱼儿吞食诱饵，那种寂

寞的等待因为憧憬而快乐。

鱼儿来了！一开始是个子小小的麻

鱼成群咬钩，小者两三公分，大者不到

十公分，乱撞鱼钩，极不好钓上来。鱼

小嘴就小，甚至衔不了钩，就用尾巴撩

拨，有时竟然钩着其尾巴或肚皮钓上岸

来。运气好时，遇上一群鲫鱼，那就先

欣喜若狂继而噤声敛气，一条又一条陆

续钓起，拉到手软。直到晚饭时，祖母

在院坝中呼唤:“孙儿——快回家——

吃饭喽——”这才收竿。有时祖母喊时

鱼儿正吃得欢，我便不回答她老人家，

免得吓跑鱼儿，回家后再向祖母解释。

有时，钓了一会儿，鲫鱼群来了，雨也

来了，还没带雨具，便忍着被淋得像落

汤鸡，心里还高兴得很。因为钓鱼之乐

胜于淋雨之苦矣！

鲫鱼钓得多的时候，一次能钓上来

二十几条，或装于桶，或穿于绳，阳光

下，金色的鱼鳞与灿烂的夕阳互相辉

映，丰收的满足感涌上心头，惬意极

了。回到家中，老人们将其做成一小钵

鲫鱼汤，野生鱼的香味便蔓延开来，氤

氲于室内，逐渐飘出去。或者将鱼儿煎

得焦黄，盛于盘中，我们便连鱼刺也嚼

碎吞下，任凭猫咪在脚边拼命叫唤，也

舍不得给它。老人们说，钓鱼也要讲缘

分，他们称为“鱼分子”。自认为我的

“鱼分子”还不差，就是有点吝啬蚯

蚓。有时看见钓鱼高手串上一整条蚯蚓

垂钓，感到奇怪，于是问之，高手说，

只有舍得鱼饵才能钓上大鱼。我那时哪

里懂得这个道理！

除了钓鱼，摸鱼也是趣味横生的。

寻一水浅之处，水下应有大小相邻石

块，或者河岸下方有石崖。摸鱼的地方

水不宜淹没人的头部，否则潜水摸鱼很

费劲。大点的鱼儿喜欢待在石头下的空

间或洞里，摸鱼时，悄悄将双手在水中

作合围状，逐渐靠近石块下面或石洞

口。鱼儿见有人手会往石洞或石块空间

深处钻，手伸进去，触摸到鱼，鱼在里

面扑哧扑哧地跳动但又找不到出处，只

好乖乖就擒。摸鱼有时也有风险。一次

我刚把手伸进去，洞中突然窜出一条水

蛇，吓得马上退出。

印象很深刻的，还有河边那架老水

车。水车是碾房的根本，也是碾房的核

心部件。碾房靠近河边，其水源来自河

堰处。从河堰开掘一条较大水沟，一直

延伸到碾房，水的大小应以冲转水车、

带动水车曲轴上的石碾为准。碾房最热

闹的时节是收割水稻的季节，弥望处满

河坝稻田，那种铬黄般的色调涂满河

川，偶尔露出田畦，微风荡漾，稻香扑

鼻。十里河滩，充满割稻人的歌声、欢

笑声，也飘荡着一阵阵挥舞铁臂，攥着

稻穗往半斗 （注:一种脱稻谷粒的木板

大斗） 上脱粒的咚咚咚响声。

我的记忆中，水势小的时候，老水

车成天费力地转动着那咯吱咯吱的身

躯，那声音从河边传来，仿佛在向人们

述说它的辛劳。有时下大雨涨水时，老

水车动力满满，转得无比欢快，那艰难

运转的咯吱声便被轰隆轰隆的水声和转

动声淹没。这声音，穿透时空，也凝聚

着我这个游子的浓重乡愁。

如今，那蜿蜒曲折的河道还在，但

河岸已全部打上水泥，不见了过去的浅

滩水草，下河也不方便了。现在，钓鱼

更方便，有从城里开着轿车来的，有开

着大小三轮车或步行而来的乡村钓者。

鱼竿也越来越豪华，鸟枪换炮，几百上

千元一根的多了去。夜晚，夜钓者们坐

在岸边，河面上漂着鱼漂夜灯，犹如一

只只萤火虫。

峥嵘岁月，物是人非，而今祖母、

父亲和母亲早已离开这个世界，再也听

不见他们那亲切的呼唤声，当年的小伙

伴们也一个个老去。再回故乡，无论如

何我也找不到当年那种浓浓的亲情、友

情和乡野趣味了。

故乡那条小河
□ 母进炎

端午节回到乡下，傍晚，当一弯新

月挂上树梢，老屋四周蛙声一片，静谧

的乡村顿时活跃起来。枕着月色，仿佛

又回到乡村劳作的岁月……

祖祖辈辈深耕农村，我自然就成为

生于斯长于斯的农家孩子。自幼在父母

的带领下，在不断体验和参加劳作的过

程中，生命年轮伴随乡村岁月一起成

长、成熟。

回忆人生的第一项“工作”，应该

就是从帮人放牛开始。那时，正值美妙

的童年。堂叔一家自实行农村土地联产

承包后，与另外两家人合伙分得一头灰

色的耕牛，每家负责放养一个月。由于

堂叔劳动力有限，父亲也想积些农家肥

种庄稼用，顺便让我接受些锻炼。于

是，父亲跟堂叔商量，耕牛轮到他家照

看的时候，就交由我家代劳放养，堂叔

很是爽快地答应了。

一年级暑期，正是水草丰茂的夏

天，我“上岗”了。这头双角往后两边

生长的耕牛，脾气与其他耕牛不一样，

似乎有些烈。第一天就给我来个下马

威：等到它吃饱我们正准备回家，它突

然发起“牛儿疯”，挣脱了我手中的绳

子，抬起后腿将我踢倒在草地后，风似

往山坡下冲去。这下，把在一旁割草的

父亲吓住了，跑过来一把将我抱起，仔

细检查见我没什么大碍后，就安慰我原

地待着，他自己追牛去了。从那以后，

一旦发现苗头不对，我便干脆放开绳

子，任牛自由去跑一趟，等会儿牵回来

就没事了。

为了实现放牛和积粪两不误，父亲

还特意为我用山野中选来的糯米果细枝

条，编了一个装草的小花篓，放牛的时

候顺便割些杂草带回家，一是作为牛的

夜草，二是作为圈粪草料。

哪个农家孩子不贪玩？放牛、割草

或打猪草，通常都是几个小伙伴约在一

起玩。等抬头看到太阳偏西，几个人才

慌慌张张去山头或地里割草或打猪草，

不经压实就轻轻松松背回家，有时还要

特意将几根细木棍放在篓里边撑着。其

实，这些“障眼法”根本就瞒不了家

长，虽然没有责骂，事后父亲会委婉提

醒我：娃娃家该玩要玩，但从小做人做

事要踏实诚恳，别耍小心眼。

从小学到初中，我们每周都有两节

劳动课。课程安排多是义务劳动，以班

级为单位，把校园周边及教室环境卫生

彻底清扫干净。轮到春种或秋收大忙季

节，学校还给学生放农忙假，让我们回

家帮忙干农活。

抓季节抢农时最好的方式，就是与

别人相互换工。一般都是人情工，今天

集中帮我家，明天就集中“突击”你

家。从小时候只能帮忙放种子开始，随

着年龄增长，帮忙背粪、覆土等我都做

过。初中时的一个暑假，烈日当头，蝉

鸣让人听起来心烦意燥。我穿着一双解

放鞋，帮寨子里的一家背洋芋。虽然背

箩比不上大人的大，但来回几公里路

程，每天要走好几趟，也不那么轻松，

而且帮忙的时候都像做自家的活一样，

能多跑一趟就一趟。

农村人的心境是一样的，如果你帮

别人干活不主动，那人家帮你也是同样

是被动地应付。做别人家的事情出得

力、吃得苦，别人就会用同样方式回馈

你。这些道理都来自父亲的言传身教：

邻里之间唯有不分彼此，相互才能尽心

竭力。也正是这样，左邻右舍的人都夸

我做活很踏实，乐意和我家换工。

我干活的看家本领是犁地。中专三

年的寒假，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把自

家几亩承包土地全部犁了越冬。犁地也

是有讲究的，如果牛儿力气大、听话，

犁起土来就特别带劲，特别是犁沙土更

过瘾，一铧犁过去，又一铧犁过来，一

铧盖一铧的，非常有成就感。当然，如

果遇上石旮旯及卧牛石多的土地，或是

土壤板结，那就要千万当心，只要牛稍

一使劲，生铁铸制的犁铧、麻绳耕索，

或是木制犁头就可能被损坏，那是最不

愿遇到的。

一转眼，离开土地进城工作 20 多

年。岁月抹不去农村的那些时光，生活

虽然有些苦，但终究感觉是甜蜜的。那

些日子，在参与劳动中锻炼了体魄、磨

炼了意志、丰富了人生。也让我深深懂

得，来自土地的一粒一粟，均是辛勤和

汗水的凝结，值得倍加珍惜。

俗话说，农村是所大学校，社会是

个大熔炉。经历农村生活，明白人情世

故，方能丰富阅历、感悟人生。阅尽世

间繁华，回归美丽乡村，方能知责于

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

回 乡
□ 刘 瑾

蕨菜青青
□ 周德富

家乡多山，山套着山，山连着山。

早春二月，草长莺飞，杂花生树，野蕨

就会疯长。

一夜春雨，早晨却风和日丽，正是

采蕨的好时机，我连忙邀约好友一起去

大箐坡老箐林中采摘蕨苔。

我和好友徒步向山顶进发，和煦春

风温柔拂面，满目嫩绿旖旎养眼，心情

也轻松愉快。穿梭于丛林间，猫着腰向

前钻，却常常被荆棘恶作剧地勾住衣

服。林间兰花幽香，树上小鸟啁啾、松

鼠跳跃，小茶树上生长着白白嫩脆的茶

泡，我们像小时候那样随手捋一片塞进

嘴里，甜脆中略带一点点微酸味儿。

来得正好，嫩生生的蕨芽肥嘟嘟、

齐刷刷地随风摇曳，让人一看就嘴馋手

痒，“嚓!嚓!嚓!”我们采撷着脆嫩的蕨

苗，与其说是采蕨，不如说是采一份悠

闲，采一份豁然释放的情怀。挽着沉沉

一篮碧翠钻出山林后，朋友瞅瞅我，我

看看他，他说我头上沾着半朵残花，我

说他肩上落了一片黄叶，都忍不住哈哈

大笑起来。

夕阳的一缕余晖斜照在树上，青翠

的树丛泛出点点淡红。站在山巅，极目

四望，青山绵延薄雾缥缈，山村人家炊

烟袅袅，家乡真美啊！

蕨，家乡到处都是，沟渠边、毛狗

路旁、箐帮上、山林边、荒地里……蕨

菜是家乡人民喜食的一种野生蔬菜。早

春新生嫩叶如拳卷，呈三叉状，柄叶鲜

嫩，上披白色绒毛，因之又称“蕨苔”

“拳头菜”“龙头菜”“如意菜”等。食

用时，去掉叶子和老化的根部，先放开

水里焯 1 至 2 分钟，捞出后再放在清水

中浸泡十分钟左右，泡去涩味，切成

三四厘米长的节，加油盐调料回锅炒熟

即可食用。蕨菜如果采得多，一时吃不

了，也可以把它制成干货，可以长期保

存，闲暇时用腊肉骨头煮干蕨菜，那又

是一道风味独特的菜肴。蕨根，根茎粗

壮，富含淀粉，故又名粉蕨或蕨粉，可

做粉条、粉皮食用。

蕨莱也被唐代文人眷顾：储光羲的

“腌留膳茶粥，共我饭蕨薇”；孟郊有

“野策藤竹轻，山蔬蕨薇新”；王维有

“羡君明发去，采蕨轻轩冕”……

如今的蕨菜是山珍，而在我少时，蕨

菜却代表着苦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我还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那年小季遭白

雨（冰雹）的袭击颗粒无收，大季天干收

成又不太好，又遇到了严冬——冬至还没

到，整个大地就被冻成了一个冰库。母亲

每天给我们的定量只有两碗苞谷饭和一碗

酸菜豆汤，外带两个烧洋芋，千叮咛万嘱

咐我们，墙角的洋芋一个也不能乱动。母

亲在如豆的油灯下，用她那枯槁的手抚弄

着幺妹的头，安慰着饥饿的我们：“天无

绝人之路，我再想想办法，一定会熬过去

的！一定会！”

母亲第二天就开始每天背着背篼进

深山老林去挖蕨根，我们几姊妹每天就

在家倚门盼望，每天天要黑的时候，母

亲就会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进家

之后，我们赶紧点上昏暗的煤油灯，汗

流浃背的母亲倒出背篼里的蕨根，舀清

水洗净，然后倒在碓窝里用粑粑棒捣

碎，剔拣出里面的根茎，将捣碎得满是

浆液的根肉放在砧板上用菜刀剁碎，和

着苞谷面做成一个一个的蕨根粑，放在

甑子里蒸熟，这就是我们的饭食了。要

是挖得多了，吃不完，母亲就把蕨根使

劲捣，直到蕨根都变成浆液，然后用一

块白纱布蒙上，把满带根渣的浆液加上

水，反复滤过，这样，那些粗糙的渣滓

留在纱布的上面，直到满带淀粉的浆液

把盆子装得满满的，母亲才挪开纱布，

把盆子端到一边，等到第二天早上起

来，淀粉都沉到水底，把盆子倾侧，慢

慢倒掉上面的水，盆子里就只剩下白生

生的淀粉了。再晾上一两天，这些淀粉

就会凝固成块，即使放上三五月，也不

会变质，这就是蕨粉。

蕨根粑粗糙，吃在嘴里有一股淡淡

的香味，也有一股淡淡的苦涩涩的滋

味。饥饿的时候，我没有察觉，我以为

蕨根就是那味儿，直到有一天母亲把平

时积攒起来的蕨粉捣成细末，拌在玉米

面里蒸熟，我吃过后才知道，原来蕨粉

是那么好吃，但一背篼蕨根和上两三升

苞谷面做成的蕨根粑我们可以吃上三五

天，要是把它变成蕨粉，母亲一天挖的

蕨根也就只有小碗那么两小块，全家人

吃一顿都不够，所以我们很少能吃蕨

粉。

就这样，我们吃几天蕨根粑粑，再

吃一顿蕨粉饭，或就着酸菜烩洋芋喝稀

粥，终于熬过了那个漫长得如一个世纪

的冬季。

现在生活富裕了，蕨菜不再是为填

饱肚子的主食，而是餐桌上时鲜的山

珍。采蕨的情趣，令人难以忘怀，蕨菜

的味道，也从苦涩变成了清香。


